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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 18歲，師範三年級。1980年

的農村還很保守，男婚女嫁，大多都靠

別人介紹。

有一天，初中班主任捎話說，他要

給我介紹一個物件。第一次有人給我介

紹物件，真有些難為情。猶豫再三，我

穿上了大紅色的羽絨衣，懷揣著小兔子

般撲騰撲騰的心，在週末羞羞答答地去

母校，敲開老師宿舍的門。

老師介紹的是他的老鄉。老師說：

“小夥今年才 23歲，就當了技校的團支

部書記，將來一定前途無量。”然後，

老師騎著一輛借來的自行車，去五裡外

的技校叫人，把我一個人留在他的宿舍

。

我環視宿舍，看到牆上鏡子裡自己

的頭髮亂蓬蓬的，就想梳整齊。找梳子

時，我看見了和梳子一起放在刷牙缸裡

的粉底液和當時十分少見的口紅。我腦

海裡立刻浮現出老師妻子粉面含春的美

麗模樣——她用的就是這些化妝品。

於是，我反鎖了門。從水壺裡倒些

水把臉打濕，給手心裡擠些粉底液，拍

在臉上，又塗了口紅。

老師的鏡子釘在牆上，鏡子下橫放

著一張課桌，隔著桌子，我踮著腳，能

模模糊糊地看到自己的臉，似乎白了很

多——我中度近視，為了第一次相親更

好看些，那天，我特意去掉了眼鏡。

不到一個小時，老師帶著穿西裝、

頭髮梳得很整齊的他來了。

他倆剛進門，我明顯覺察到了老師

眼神中的詫異。他嘴唇動了動，想說什

麼，最終又沒說。老師給我們作了介紹

，就藉故出去了。

他溫文爾雅，談吐不俗，是我喜歡

的文藝青年，三觀也和我驚人地相似。

兩小時飛快而過，老師回來了，我和他

依依惜別。

我剛回到家，恰逢姐姐來到院子裡

潑水。她一抬眼看見我，立刻驚叫道：

“媽！快出來看呀！你二閨女畫了個大

花臉回來了！”

說著姐姐扔下盆子，蹲在地上，一

手指著我，一手捂著肚子，笑得上氣不

接下氣。

我明白了剛才老師眼神的含義。我

湊近鏡子一看，媽呀！臉上的粉底液根

本沒抹均勻，活脫脫一個小丑！

“完了！一切都完了！”當時我只

有這一個念頭。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整整一

周，班主任都喊我再去和他見面，但我

再也沒敢露過面。

後來，我和村裡的一個男青年結婚

了。

這麼多年過去，我也偶爾發表些文

章，但都是背著老公。因為老公文化程

度不高，最討厭這些“酸不拉嘰的東西

”。

這天，我回母校探望初中班主任，

聊著往事，偶然聊到了那次相親。

班主任說：“後來我喊你去和那個

男青年見面，你咋不去呢？他這些年發

表了不少東西，筆名是默然，你知道不

？”

聽到這話，我整個人傻掉了！“默

然”我知道，他是我一直以來很喜歡的

一個作者。

回家後，我瘋狂地上網搜尋他寫的

文章，終於，在他多年前寫的一篇散文

裡，捕捉到了他筆下和我有關的隻言片

語：“那天見面，她穿著大紅色的羽絨

衣，渾身透出春天的朝氣。我近視，看

不真切她的五官，但她略帶童腔的聲音

傳遞出的對文學的熱愛，與我驚人地相

似。”

他也是近視！原來，令我羞愧不已

的“小丑”形象，他根本沒有發現……

偷擦的粉底液

阿貴常說，打魚就是向海龍王討

吃的。舊日裡出一趟海，臨行前，得

在礁上支長桌，供豬頭，烏泱泱的人

群拜下去，龍王便高興了。這些，年

輕人不講究。

阿貴常說，頭一遭網著的魚，可

得留神。要揀那三尺以上的，洗淨蒸

熟，連酒盞往船頭擺上，焚香，鳴炮

，幾條船的人一吆喝，龍王便高興了

。這些，年輕人不講究。

他們只管柴油機轟轟轟，氙氣燈

一亮，飛蟲劈劈啪啪撞斷腦袋。魚也

笨，循燈光聚來，圍網一兜，滿滿當

當像小山。阿

貴說，海龍王

遲早要生氣。

阿 貴 好 久

沒出海了。雖

然娶媳婦的聘

禮是從海裡撈

足的，一網一

網，而給二娃

的學費，也是

從海裡攢夠的

，一網一網，

可阿貴好久沒

出海了。

他們說，阿貴惹惱了海龍王。

阿貴自己也信。三十歲生日，他

同兩個兄弟出海，水曬得碧汪汪，迎

著浪，桅杆高高低低。漁網理順了，

從底繞成大圈小圈，提一角捏在手心

，再雙手各執半邊網，緊緊手臂，

“呼”一聲劃個弧，撒手拋出去，老

遠。

魚拉上來，一條大魚沒在其間，

雙腮金閃閃。船上的老五戳戳它鰓孔

，說，天老爺，這是金頭鯧。老六翻

到它腹鰭，眼睛一眯，說，天老爺，

這真是金頭鯧。

阿貴捧著魚，端到眼前打量，不

敢動。魚撲騰著，尾巴甩在他臉上，

肉一顫，阿貴咧開嘴角，知道捕到了

寶貝。

他們說，這是海龍王的兒子，捉

不得，龍王要興風浪的，金頭鯧捉不

得。

阿貴也聽過異聞，可這得小半年

的收益，如何捨得。魚嘴張張合合，

貼在他掌間，魚鱗濕滑蹭在皮膚上，

像古老神秘的寶物。

老五在一旁急了眼，仿佛那是他

的魚，喊道，放了吧，阿貴，放了吧

。老六也說，放了吧，阿貴。

阿貴睜大眼，雙指一掐，拔下一

片鱗，又一聲長歎，魚便從他手裡騰

起，空中翻個跟頭，躍入舷外的白沫

，竄出竄進，沒了蹤影。阿貴收好魚

鱗，說，這也算戰利品，回家找媳婦

穿個鏈子。

回程時變天了，毫無道理，風要

把眼珠吹得凹進去，浪也大得驚人，

沒道理，一浪高過一浪，拍在船身上

像鼓點。船翻在滾滾白浪裡，阿貴緊

緊抱著桅杆，又用繩將老五拴在腰間

。漂到岸邊時，繩子都陷到肉裡。老

六不知被卷到何處，或許在魚腹。

老五號啕，說這全是阿貴的罪過

，惹惱了海龍王，收走了老六。阿貴

自己也信。鱗片拋回海裡，磕三個頭

，從此遷到二百裡外織漁網，再沒臉

出海。

到四十歲生日，阿貴十年沒出海

了。媳婦切蔥絲，剁薑片，豉油黃酒

一淋，蒸條大魚。

媳婦說，四十不惑，我看你還有

惑，成天海龍王長、海龍王短，年輕

人自有年輕人的講究，你嘀咕些什麼

？吃吧，吃吧，特意給你蒸的。

阿貴斜眼一瞧，驚掉筷子，盤裡

那魚雙腮金閃閃，可不就是金頭鯧。

阿貴問，這魚從哪來的？

媳婦說，市上買的。

阿貴提了魚，飛似的跑去海鮮市

場。還未打烊，幾個販子攤前擺著三

五個大盆，盆裡滿滿當當，堆成金閃

閃的小山，可不就是金頭鯧。

阿貴拈起條魚，問道，這海龍王

的兒子也是能吃的？

魚販也不抬頭，正顧著手裡忙活

。刀背一敲，地上的金頭鯧立時老實

了。此時把刀斜開，向魚頭刮起，七

八下刮淨，翻過身，刮另一面。那鱗

片就濺到阿貴褲腿上。

魚販說，什麼兒子女兒，這都是

養殖的。硬要說是什麼兒子，也是我

兒子。魚你要不要？要的話我給你殺

一下，刮個鱗。說完翻到魚肚，三兩

下刮淨，剖開條長口子，兩根黢黑的

手指摸進去，掏出內臟，又摳出兩面

的鰓。

阿貴看得呆住，選了條蹦得最凶

的，不殺只抱了回去。魚嘴張張合合

，貼在他掌間，魚鱗濕滑蹭在皮膚上

，像古老神秘的寶物。他這才想起那

魚販明明是老五的聲音。

這魚寶貝般在缸裡養了七天，三

娃問，爹，這是觀賞魚？

阿貴搖搖頭，長歎一聲，朝廚房

喊道，媳婦，切點蔥絲，剁點薑片，

豉油黃酒一淋，蒸條大魚。

打魚

牙醫奇遇

於文遠是個牙醫，在一個小
城市，辛辛苦苦經營著一間牙診
所，只是生意一直不太景氣。這
天傍晚，診所正要打烊，一個粗
眉毛大漢闖了進來。見他皺著
眉、咧著嘴的樣子，於文遠知
道，生意來了。

於文遠親切地問：“哪顆牙
齒疼？”粗眉毛哼著：“左，左
邊，下麵的板牙。哎喲，疼死我
了，快給我止痛吧。”

於文遠請粗眉毛坐在診療椅
上，然後自己走進裡間的無菌
室，拿出幾個藥瓶，調製了一會
兒，再取兩支棉簽，浸在藥水
裡。過了一會兒，於文遠拿著兩
支藥棉簽出來，輕輕地往粗眉毛
的兩個耳朵裡插。不一會兒，於
文遠笑著問：“不疼了吧？”粗
眉毛眉梢一聳，說道：“真的，
好像不疼了。”

於文遠有點得意了，這治牙
疼的小偏方是一個奇怪的老人傳
授給他的。一年前有一天，天氣
很冷，一個留著白鬍鬚，穿著粗
布衣的老人走進診所，默默地坐
在了電爐邊。於文遠以為是來看
牙的，便上前詢問，可老人愛理
不理地說，只是過路的，進來暖
和暖和。於文遠倒是好脾氣，非
但沒把老人趕出去，還給老人遞
了杯熱茶。老人接過茶，也不吭
聲，自顧自坐著。倒是於文遠，
趁著診所沒病人，絮絮叨叨地和
老人聊著天。臨走前，老人說：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後生，我告
訴你一個治牙疼的土法子。”於是，老
人把用藥棉簽插耳朵來治牙疼的偏方，
教給了於文遠，只是特別交代，此偏方
不能外泄。後來，於文遠試了偏方，竟
然真的有效，每次有病人牙疼得厲害，
於文遠總能手到病除。因為成本不高，
於文遠也就沒有另外收費。

這會兒，於文遠調整了一下診療椅
的角度，輕輕撥開粗眉毛的嘴，仔細檢
查了一番，然後說：“你的牙齦發炎，
都灌膿了，得抽出膿液，等炎症消了，
才能拔牙。”粗眉毛瞪著眼，焦慮地
說：“你現在就給我拔！不消炎。”

於文遠搖搖頭，認真地說：“那可

不行，不消炎拔牙，搞不好會有嚴重感
染，開不得玩笑。”

聽於文遠說得嚴肅，粗眉毛也就不
再堅持拔牙了。於文遠用注射針，抽去
他牙齦裡的膿液，一邊清口腔，一邊
說：“兄弟，說句玩笑話，你剛才一瞪
眼，和昨晚新聞裡放的那通緝犯竟有點
像，真把我嚇了一跳。”

粗眉毛臉一沉，說：“少囉嗦！通
緝犯能跑你這裡來？”

於文遠笑了：“我是個醫生嘛，通
緝犯要是牙疼，我也得治啊！”說完，
他給粗眉毛開了點消炎藥，仔細交代了
服用方法。粗眉毛接過藥，走了。

第二天，於文遠剛開門，粗眉毛又
來了。他眼睛通紅，手捂著半邊臉，對

於文遠說：“快，拿棉簽給我插耳
朵！”

於文遠又走進無菌室，配了藥，拿
著兩支棉簽出來。粗眉毛搶過去，就往
耳朵裡塞。於文遠說：“你的牙，還是
得等消炎後拔掉，我這土方法，可治標
不治本啊！”

粗眉毛塞了棉簽，疼痛明顯好轉
了，他抽出棉簽，從懷裡摸出一遝子鈔
票，對於文遠說：“你多配製幾瓶，讓
我帶走。”

於文遠愣了一下，搖搖頭說：“我
答應過傳授我土方的人要保密。這位兄
弟，你牙疼起來，到我這裡來，我自然
給你治，也不收你藥水錢，但你要帶藥
走，這就不行了。這錢，你收起來

吧。”
粗眉毛不耐煩了，把錢往桌子

上一拍：“有錢你不要，是不是
要吃槍子兒！”

粗眉毛那兇悍的樣子，讓於文
遠又想起電視上的通緝犯，他心
裡一陣發怵：“兄弟，別開玩
笑，我真的不能違背誓言。”

粗眉毛像是看穿了於文遠的心
思，嘴角一斜，道：“我告訴
你 ， 我 就 是 那 通 緝 犯 ！ 拿 藥
去！”說著，他“唰”地從褲袋
裡摸出一把手槍，槍口對著於文
遠點了點。於文遠哪里見過這陣
勢，雙腿一軟，跌坐在地上。

粗眉毛說：“你既然怕死，就
去給我配藥。不然，我就讓你嘗
一顆子彈！”於文遠癱在地上，
渾 身 發 抖 ， 說 話 都 結 巴 了 ：
“好，我、我配……”於文遠哆
嗦著爬起來，朝無菌室走去，哪
知 他 前 腳 剛 邁 進 去 ， 後 腳 就
“啪”地鎖上了門，隔著玻璃
門，於文遠掏出手機作勢要報
警，粗眉毛恨得嘴裡罵罵咧咧，
抬腿狠狠地踹了門一腳，收起槍
和桌上的錢，跑了。

於文遠一陣後怕，剛才粗眉毛
要是真開槍或砸玻璃門，自己肯
定難逃一劫。他本來確實想報
警，可一來手機忘了充電，剛才
根本就沒開機；二來診所本來生
意就不好，警察再一上門，誰還
敢來呢？想想自己也沒啥損失，
他也就作罷了。只是一連幾天，

於文遠待在診所裡都提心吊膽的。看到
眉毛濃一點的男人，就會膽戰心驚，好
在粗眉毛沒有再露面。

又一天傍晚，於文遠正在診所吃盒
飯，忽然門前人影一閃，進來一個人。
定睛一看，正是好幾天不曾露面的粗眉
毛！於文遠把手裡的飯盒一甩，本能地
伸手拿手機。粗眉毛大步上前，用手壓
住手機，笑道：“還想報警？”

於文遠緊張得說不出話。粗眉毛露
了露夾克內側口袋裡的手槍，笑道：
“醫生，我牙還疼呢，你還是配幾瓶藥
給我。”於文遠一個勁地搖頭。粗眉毛
突然“哈哈哈”大笑起來，驚得於文遠
渾身發抖。

這時，一個穿著舊衫的白須老人，
不慌不忙走進來。於文遠瞪大了眼，這
老人，正是傳授偏方給他的人。老人走
過來，拍拍粗眉毛的肩膀，對於文遠
說：“小子，你真是好樣的！”

怎麼？老人和粗眉毛認識？於文遠
驚得下巴都要掉了。

老人說：“都說牙疼不是病，疼起
來真要命。那麼牙醫就是救命的人啊，
這個工作馬虎不得，人品和技藝都要過
關。我給人看了大半輩子的牙，一直在
找個靠譜的傳人。一年前，我看你的診
所生意一直冷冷清清，就想來看看到底
是你的技藝不行，還是人品不行。當時
你好心收留了我，我很感激。我有心傳
授了偏方給你，想助你一臂之力。如今
我就想來看看，你有沒有渡過難關。倒
沒想到，雖然缺錢，你卻沒有仗著絕技
牟取暴利，生意一直做得很本分啊，而
且緊要關頭，你還能信守諾言，小子，
現在我當真信得過你！”

於文遠恍然大悟，看著粗眉毛，嘀
咕道：“你也太嚇人了。”

粗眉毛笑著說：“那天，我出了你
的診所，這位老人跟著我走了好遠，給
了我好多錢，要我來嚇嚇你，說我要是
表現得好，他還給我免費拔牙呢。”說
著，他拿出手槍，補充道：“這是個玩
具槍，試試你的。”

老人也不含糊，立馬要粗眉毛坐下
張開嘴，然後，讓於文遠看著左下側那
顆殘缺的蟲牙，於文遠看了看，這牙齦
炎症已消，完全可以拔牙了。

老漢握著於文遠的手，在粗眉毛腮
幫子上摸了一會兒，然後，指著殘牙對
應的地方，對於文遠說：“你像我這
樣，屈著手指，對，就這樣，往這個位
置彈！”

於文遠按老人吩咐，屈指彈去。
“咚！”發出輕脆一響——粗眉毛的那
顆殘牙，像小石子一樣跳了出來，落在
地上。

老人“哈哈”大笑：“我這江湖牙
醫，就這兩樣絕藝。我遵師囑，都傳與
後人了！”老人說罷，捋著白須，頭也
不回地走了出去……

後來，粗眉毛大漢忍不住把這段經
歷跟人分享了，故事一傳十，十傳百，
於文遠的牙診所現在生意可紅火呢！


